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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在挑选他们想要“围攻”的对象时，
总是不乏智慧，常年被艺术圈遗忘的唐纳德·
特朗普终于在今年得到了爆炸式的垂青，他那
谜一样的淡黄色金发以及屁股般的嘴唇为无
数默默无闻的艺术家铺平了成名之路，让他们
轻松登顶世界舆论和政治正确的珠穆朗玛峰，
只消把这个美国总统候选人放进作品中，就不
愁没人吐口水。时至今日，“特朗普艺术”
（Trump Arts）已经成为现象级艺术潮流。

至于特朗普为什么受到艺术圈如此令人
后背发凉的宠爱，完全要归功于他自己的浮夸
特质：这个驰骋商海数十年、来自纽约皇后区
的富二代商业巨子，70年代就已经在纽约地
产界打出名号，并时不时踏足娱乐产业——和
一个超级名模结婚，再和另一个超级名模出
轨，一生专爱美丽的年轻女性，并认为35岁是

“女人告别性生活的年岁”。

80年代，特朗普已经和艺术圈交恶

特朗普的自我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
步，特朗普大厦、特朗普茶、特朗普罐装水、特
朗普伏特加、特朗普西服、特朗普自助餐，总
之，这个家伙的任何产品都会有让人厌倦的

“Trump”字样，他好像不能忍受别人不知道
这是他的成就。

另一方面，他通过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真
人秀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取得了
巨大成功，14季节目为他带来了超过2亿美元
收入。一系列特朗普式格言被抛到观众面前：
永远不要承认你失败了，永远不要把错误归因
到自己身上，永远不要说你要放弃了，要学会
推卸责任，让人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是对方的
错，你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认栽……

在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之后，特朗普的胡
说八道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他最为臭名昭
著的言论包括：“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禁止
穆斯林入境”“她（指他的女儿伊万卡）一直很
性感，如果她不是我女儿的话，我会和她约
会”……

在他的畅销书《交易的艺术》中，特朗普写
道：“有时候你得为你的出格付出点什么。”事
实正是如此，但是海量的“特朗普艺术衍生品”
似乎并未给这个男人带来过多的困扰，他毫不
介意成为舆论中心，哪怕是丑闻的中心，对他
来说，默默无闻才是真正的耻辱。

上世纪80年代，特朗普便已经和艺术圈
交恶。1980年，传奇百货公司邦威特·泰勒
（Bonwit Teller）被特朗普收购，因为他认为
“这是第五大道上另一个属于蒂芙尼级别的地
段”。而修建特朗普大厦则需要拆除这家老牌
百货公司，包括建筑上19世纪末的装饰派艺
术浮雕作品。大都会美术馆了解这一情况后，
马上要求免费抢修，但被特朗普拒绝了，理由
是“抢修浮雕会对路上的行人构成危险”。

安迪·沃霍尔去世之后出版的《沃霍尔日
记》描述了一些陈年往事。80年代时，沃霍尔
和特朗普经常会在纽约的各种场合偶遇，特朗
普便邀请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沃霍尔为自己

伟大的工程——特朗普大厦作一幅画，并承诺
会将这幅画挂在最显眼的入口处。最终结果颇
为喜人，沃霍尔美术馆的博客这样描述道：“这
是一张多层次的美妙画作，由黑、银、金三种颜
色构成，并点缀着闪闪发光的钻石光辉。”

沃霍尔对于这次委托非常认真，一共创作
了8幅不同的特朗普大厦丝网印刷品（silk-
screen），但特朗普在看见这些作品后非常生
气，因为它们“颜色不鲜艳”。最终，特朗普一毛
钱也没给沃霍尔。沃霍尔日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至今仍然讨厌特朗普一家，因为他们没买
过我任何一幅画。”

2016年3月23日，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英
国艺术家 James Ostrer 与其作品《自我系
统》。该作品是由猪鼻子和羊眼睛等材料做成
的。“特朗普之星”迎来了无尽的羞辱

30多年之后，特朗普和艺术圈的关系仍
然“水火不容”，随便翻翻新闻，就能领略到艺
术家们是如何厌恶特朗普的。

来自加州的威廉·杜克和布莱登·格里芬
用古老的PS技术完成了对特朗普之口的宣
泄，他们将特朗普愤怒的脸巧妙地放置在荷兰
设计师米克·冯·斯凯恩德尔备受争议的作品
唇状小便池后面，而特朗普的嘴正好就是小便
池，以供人们宣泄羞辱。

在第11届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上，法国
摄影师弗兰克·皮尔林邀请参观者吃特朗普头
像形状的蛋糕。英国艺术家艾莉森·杰克逊在
纽约扮演了山寨版的特朗普，他缓缓地从白色
宾利轿车上下来，并对环绕在四周的12位比
基尼女郎上下其手。

有“纽约班克西”（班克西系英国著名的街
头涂鸦艺术家）之称的艺术家汉克西，在纽约
的一幢大楼上绘上“特朗普粪便”，其中特朗普
的头发成了完美的粪便素材。艺术家德博拉·
卡斯创作了一幅完完全全仿造沃霍尔1972年
的作品《为麦戈文投票》风格的肖像，橙色的背
景下，蓝脸的特朗普张着嘴露出典型的愤怒表
情，德博拉在特朗普的头像下面，用幼儿园儿
童的笔触写下了神圣的一句：“为希拉里投
票。”随后，德博拉在Instagram上写道，她是
怀着敬畏之心发布这幅作品的，并且“这是我
正式为人权战线筹款而制作的丝网印刷作
品”。

连大自然也不甘示弱，今年8月，英国乡
下出现了一棵与特朗普侧面轮廓极为相似的
树，网友评论“这棵树显现的智商比那位头上
粘着雪貂的家伙还高”。

在静静地躺在好莱坞星光大道9年之后，
“特朗普之星”最终迎来了无尽的羞辱，人们拿
着小刀在上面刻字、吐口水，尽情挥洒着自己
对这位总统候选人的厌恶之情，宠物则将这颗
星星当作排便的好去处。而在7月18日，被称
为“洛杉矶的班克西”的艺术家“塑料耶稣”
（Plastic Jesus）在“特朗普之星”四周围起了
6英寸高的水泥，乍看上去就像监狱围墙，上面
布满铁丝，并标有“禁止入内”的标语，以讽刺特
朗普承诺在美墨边境修筑围墙的政治宣言。

特朗普和裸体似乎有着不解之缘

20年前，纽约摄影师斯宾塞·图尼克便开
始在全球范围内创作人体艺术装置作品，在召
集数百甚至上千名志愿者之后，斯宾塞让他们
脱掉衣服坦诚相见并拍摄富有寓意的照片。他
的哲学就是“个人在群体之中，脱去衣服，就会
幻化成全新的景致”。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举办期间，斯宾塞在
举办地克利夫兰召集了100名不同种族、年龄
和身材的女性，她们全身赤裸，将圆形的镜子
举过头顶，试图把光反射进议会中心，看上去
就像一场呼唤外星人的集体聚会。而艺术家认
为，这些镜子所反射出的光芒，是“进步女性智
慧和知识的光芒”。

斯宾塞在官网上愤愤不平，“特朗普让人
们以为，仇视女性是没问题的”。所以，这次行
动的名称被定为“她说什么就是什么”（ev-
erything she says means everything），
以期让人们重视女性的地位，并反驳特朗普贬
低女性的言论，包括抵制特朗普公开支持堕胎
禁令，并称堕胎的女性应该得到“某种形式的
惩罚”的做法。

特朗普和裸体似乎有着不解之缘，艺术家
约书亚·摩尔创作的特朗普裸体肖像在比佛利
山的朱利安拍卖行拍得了22000美元。等身大
小的特朗普，双手交叉放在自己的大肚腩上，
淡黄色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朝前梳着，唯一不同
的地方是他少了睾丸——这件作品名为《没有
睾 丸 的 帝 王》（The Emperor Has No
Balls，同时也意味着特朗普毫无胆量可言）。

特朗普对于这些讽刺和恶意攻击似乎都
无动于衷，唯独一个人激怒了他。伊尔玛·戈尔
（Illma Gore），这位24岁的女性艺术家，用铅
笔绘制了一幅特朗普的裸体肖像，本来这没有
什么不妥之处，但是由于生殖器官的尺寸过
小，这位艺术家收到了来自特朗普阵营的法律
威胁，声称如果她卖掉这幅画，他们便会提起
法律诉讼。

《卫报》为这位留着银白色短发的年轻艺
术家拍了一张意味深长的肖像，照片中的伊尔
玛抹着血红色的口红，眼神迷离，在她的右眼
上有一个明显的淤青，背景则是美国国旗，似
乎有意让伊尔玛呈现女性英雄的形象。

这位艺术家在《卫报》发表的文章上写道：
“两个月以来，我接连不断地受到唐纳德·特朗
普以及他的支持者的攻击，我收到了死亡威
胁、强奸威胁以及要求我从社交媒体上移除那
张图片的匿名电话，否则他们将和我对簿公
堂。上周我在洛杉矶街头散步时，特朗普的支
持者上来就给了我脸上一拳……当初在画特
朗普这幅肖像时，我就知道如果有一个人会被
虚构出的短小生殖器威胁到的话，那个人就是
特朗普，但我没想到他会如此较真，甚至会在

共和党辩论会上公开维护他的尺寸。”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性别、力量或者地

位并不是由我们的生殖器大小来决定的。”这
位画家用这样的方式诠释着她的理念，“因为
不管你裤子里揣着什么，你仍然是一个大蠢
货。”

评论家认为艺术中的裸体形象永远更吸
引人，所以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我们也不
难注意到，相当一批“特朗普艺术”恰如其人
——粗鄙不堪。除了各式各样的裸体形象以
外，特朗普大便、特朗普屁垫之类的“艺术创
作”层出不穷，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群极力反
对他这些可鄙特质的人的所作所为，从某种层
面上来说，一部分艺术家和特朗普算得上携手
同行。

另一方面，在特朗普铺天盖地的荒唐行径
中，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这位纽约客
极度地政治不正确甚至欠揍地“诚恳”。在民意
调查中，特朗普的性格从来没得过低分，在听
了太多的外交辞令——说了一百句等于没说
的完美政治宣言后，一部分美国民众想要来点
不一样的，这也是特朗普的拥趸们最为津津乐
道的一点。

特朗普从不为自己感到害臊，他毫不掩饰
自己拙劣的艺术品位（前提是他觉得自己品位
很好），大大方方地向《学徒》里的学员展示自
己位于特朗普大厦66楼的三层豪宅，这个由
24k黄金、青铜和大理石铸成的仿路易十六风
格的梦幻宫殿里，不乏艺术名作，比如雷诺阿
名作《包厢》的仿制品、全家福画像以及天花板
上的阿波罗壁画，等等。

但最终，特朗普还是没干得过那些狡猾的
艺术家，这些人用突破天际的政治正确让特朗
普成为艺术圈中远近闻名的臭狗屎。然而主题
先行、千篇一律的投机式艺术创作，不禁让人
对艺术家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产生一点点政治
不正确的质疑。 来源：新周刊

在无尽的羞辱下 特朗普艺术是怎么爆红的？

英国脱欧公投中，一名艺术家创作了这幅作品。

12月7日，《时代》周刊宣布2016年度
风云人物是唐纳德·特朗普，并称他是“美利
坚分众国”的总统。

美国Bushwick艺术区，由数位艺术家在纽约街头创作的特朗普壁画。

《纽约时报》创意总监 Jessica Walsh
团队创作的插画作品。

讽刺特朗普乃当代希特勒的漫画

美国艺术家Hansky创作的街头涂鸦。

多年前，笔者曾见到过一件清雍正年
间哥窑水盂，高12厘米，口径13.5厘米，
腹径20厘米，釉润胎糯，裂纹明显，具有
那个年代的典型风格，如此珍贵的哥窑水
盂竟然被拥有者当作烟缸。以下笔者就来
说说这件趣事。

上世记90年代中期，笔者有位朋友开了
一家艺术品公司，不仅经营瓷杂古玩，还销
售艺术类旧籍。笔者与该朋友是至交，只要
有空总要去闲聊。为招徕顾客，该朋友另辟
出半间房作为待客之处，每日总是高朋满
座，好不热闹。据说，旧时古玩店的老板，也
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生意的。

有一天，有位女店员在揩桌子时，不小
心碰落一只玻璃烟缸，那朋友并不生气，一
边嘴里说着“碎碎（岁岁）平安”的话，一边又
找了只替代品。这只替代品看上去较旧，似
盛水的器皿。笔者当时并不懂古玩，自然不
知道什么五大名窑，只说了句“用这么好的
东西做烟缸，末免太奢侈”的话。那朋友听
了不言语，只是笑笑。从这一天起，只要笔
者去朋友的店里，总看见这只“烟缸”内堆满
了烟蒂。

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上星期六的晚上，
儿子从笔者的那位朋友处回家，手里拎着一
包塑料袋，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他得
意地对笔者说道：“你看，这是什么？”笔者回
头一看就不屑地说：“这是一只水盂。”儿子
却笑着说：“这是清雍正年间烧制的哥窑水
盂。你知道人家是派什么用场吗？”笔者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茫然地望着他。儿子得
意地告诉笔者：“你不知道吧，是当作烟灰
缸。”接着，他把那朋友当年用它替代烟缸的
趣事说了一遍，笔者这才恍然大悟，依稀记
起了当年那件往事。 来源：上海金融报

图中所示这幅作品，是“神笔”王铎为知
己同僚彭而述所书的镜心纸本扇面。此作纵
51厘米，横16厘米，行书22行，共72字。释
文：“众壑生寒早，长林卷雾齐。青虫悬就日，
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面，全身学马蹄。吟诗
坐回首，随意葛巾低。”诗跋：“杜诗每有诋
奇，不见宗庙之美耳。漫识于舟次，于戏东家
之语，千古皆然。”款识：“甲申三月，书禹峰
老社兄，王铎。”钤朱印“王铎”。彭而述与王
铎交友长达20多年，其书作背景坎坷，弥足
珍贵。

王铎书录杜甫《课小竖鉏斫舍北果林，
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诗之二。“不见宗

庙之美”典自《论语·子张篇》：叔孙武叔上班
时，对同事们说：“子贡比孔丘高明到哪里去
了？”子服景伯把这句话告诉子贡，子贡笑
道：“那就好比宫墙，我这个墙有肩膀高，你
一眼就能看见墙内家居的好东西。我老师那
墙几丈高，找不到门进去的话，你休想看见
宗庙墙内的美观、富丽的官舍。也许是找到
门的人太少，看不见我老师的高妙所在。”在
颠沛流离的岁月，他因以杜甫遭遇丧乱引起
共鸣，赞“杜诗每有诋奇”之高妙。“甲申”，即
崇祯十七年（1644）。

彭而述（1605—1665），字子籛，祖籍江
西临江府新喻县。明洪武初，始祖彭资孔徙

邓州，定居州西南禹山山麓。“禹山翠屏秀，
茱萸河流锦。乐不思赣归，夏禹后裔孙”，故
彭而述自号“禹峰”。“社兄”，清王应奎《柳南
续笔·刺称同学》：“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
治末，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兄’、‘盟弟’
者。”明崇祯十三年（1640）彭而述中进士，
授山西阳曲县令。因母亲去世，加之农民起
义而去官。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正月，李自
成改西安为“西京”，建立大顺国号，称

“大顺王”。时年53岁的王铎避乱南徙，自
河南辉县移家浚城（今河南浚县），客寓故友
通政参议刘尚信府上。时彭而述丁母忧。二
月，着丧服走太行，抵浚县大蔪山与王铎相
会，友人张文光与他同行，遂王铎乘楫运河
南迁。避乱逃亡途中，彭而述与王铎朝夕相
处，对王铎的性格有着深刻的了解。二人避
地青、徐二州时，王铎十五乘鹿车，蓬蓬然，
装的都是图书，其中有许多是彭禹峰生平所
未见者。每到旅店，王铎蓐食趺坐，手持一
编，稍无倦怠。要不就磨墨吮毫，赋诗作文，
诗起码要作四十首，若是写文章，也不下三
五篇。彭而述《读朱五溪来书忆及旧事》：

“底事伤心问甲申，元黄战血腻征尘。江东
王气天心去，惹得儿童说孟津。”稽《王铎
年谱》：“三月，次清江浦（今淮安市淮安
区）。至瓜州、丹徒（今镇江市），遇潞王
船。其时，王铎与张岱相遇，一同南下杭

州。”书扇面“禹峰老社兄”，当在避乱逃
亡途中。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京
师，中原大乱。王铎在杭州，朝廷擢礼部尚
书。五月三日，福王朱由崧称监国于南京，推
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六月十三日到任。是年
夏天，王铎向挚友、苏州巡抚祁彪佳推荐彭
而述，希望能给他一官半职，然而述以读先
慈礼谢去。清蒋光祖修、姚之琅纂《乾隆邓州
志》卷十五《宦迹传》：“尚书王铎荐其可大
用，时洪承畴开府长沙，命而述赴军前补衡
州兵备副使管云南右布政事。”后擢升为贵
州按察使、云南左布政使，不就，上疏辞归。
康熙四年（1665）告老还乡时病逝，归葬故
里。

清顺治九年（1652）三月十八日，王铎
卒于孟津里第，彭闻讯往哭之恸。三月二十
日，《哭孟津诗》五首，诗中回忆起瓜洲避乱
之行：“流血江中欠一死，至今犹忆甲申年。”
王铎与彭而述身仕两朝，历经明清鼎革，拥
有志同借古怀思之情。透过王铎书杜甫五言
诗句，寄托知己同僚“禹峰老社兄”，其书铭
刻内心之嘘叹，抒发内心之荒芜而共鸣。

彭而述虽少王铎13岁，追随友人王铎
达20多年，尽管他本人并不以书法见长，扇
面所记述亦非关于书学，但无疑为丰盈王铎
品格、行迹、心态、志趣、文艺观念诸史料有
所裨益。

王铎扇面作品中的禹峰老社兄是谁
趣
说
清
雍
正
年
间
哥
窑
水
盂
当
烟
缸


